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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与制约:“中国梦”在乡村社会的传播

吴春梅,雷定鹏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中国梦”在乡村社会的有效传播是培育地方性共识和提升农民群体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环节.

传播的制度共识、社会共识、价值共识构成了“中国梦”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共识基础.传播语境的嬗变、传播网络

的肢解、农民的私利主导制约着“中国梦”在乡村社会的有效传播.因此,应遵循“中国梦”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基

本原则,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改善干群关系,利用现代传媒技术,优化传播渠道与路径,以重

塑乡村社会的精神信仰、理想信念和伦理道德,促进共同理想在乡村社会的内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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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的‘钟摆’角色;
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

的根源”[１].“现代性因素进村使相对封闭的村庄开

始解体,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严重挤压而难有生

存空间,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上越来越被边缘

化,农民主体性逐步丧失,并由此带来农民普遍的无

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２].这说明处于传统向现代

转型关键时期的乡村社会多具有多元、异质、不均

衡、多变等特征,维持乡村社会稳定是实现“中国梦”
的必要保障,“中国梦”在乡村社会的有效传播是培

育地方性共识和提升农民群体凝聚力、向心力的重

要环节.正如詹姆斯凯瑞所指出的,“人们由于拥

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

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必须拥有共同的事物

包括 目 标、信 仰、渴 望、知 识———一 种 共 同 的 理

解———就像社会学家说的想法一样,共识需要传

播”[３].“中国梦”要变为中国农民的梦,就需要立足

于“中国梦”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共识基础和制约力

量,探寻有效传播的原则和路径,以重塑乡村社会的

精神信仰、理想信念和伦理道德,促进共同理想在乡

村社会的内生生长.

　　一、“中国梦”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共
识基础

　　推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彰显社

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活力的双重优势,需要借助

“中国梦”来培育地方性共识和集体性记忆.因此,
在乡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针对多

元、异质、多变等典型转型特点,探寻作为全体中国

人共同理想的“中国梦”在乡村社会传播的资源

基础.

１．传播的制度共识基础:农民利益诉求的合理

表达

“中国梦”注重利益诉求的合理表达,这是“中国

梦”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制度基础.马克思深刻地指

出:“人 们 奋 斗 所 争 取 的 一 切,同 他 们 的 利 益 有

关”[４].利益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
“要让‘中国梦’与‘美国梦’一样值得每个人去追求

的话,它就不应该仅仅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而存在,
就不能仅仅是作为对一百多年前的耻辱的回应而存

在,它更不应该以牺牲国民的个人权利与福祉来实

现整个国家的强大与‘梦想’”[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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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使传统乡村

社会结构和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内生力量整体面临

解构.与市场经济相联的现代社会,遵循的是契约

型社会关联基础上的交易理性行为逻辑,注重的是

利益的获取[６].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至

上、重公抑私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抽象层面

倡导公私协力、具体层面更多呈现为私利主导,因而

出现了阶段性的个体权利勃兴现象.“中国梦”尊重

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表达,真正体现了个人利益与

集体利益的有机结合,因而是实质性推进公私协力

的一大战略举措.“中国梦”不以国家的威权统摄原

子化个体与不同群体阶层的意见诉求,而是对不同

个体的深层关怀与群众交叉意见的合理尊重[７].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

上的讲话所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

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

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

进步的机会”.“三个共享”更加体现了“中国梦”不
仅仅是停留在宏观层面的国家梦或者民族梦,也更

加体现了微观层面的个人梦.在经济理性凸显的乡

村社会,“三个共享”突出个人利益的合理表达,易于

农民接受与认可.

２．传播的社会共识基础:熟人社会内生的情感

共振

“‘中国梦’的内涵源于近代的屈辱史、抗争史与

奋斗史,形成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实践之中,既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取向,
又具有现时代的思想共识,既是民族集体记忆近代

灾难和奋起抗争的呼唤,又是全国人民的共同选

择”[８].“中国梦”的提出,是基于中国深厚、悠久、衰
败的历史.中华民族曾经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然
而自１８４０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

门,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亡国危机.作

为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忍受压迫最多的是广大农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农
民为国民经济发展和赶超战略的实现做出了重大贡

献,脱贫致富依然是现阶段绝大多数农民的核心诉

求.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现实在农民群体中体现得

更为突出,农民的奋斗史伴生了熟人社会内生的情

感共振.乡村的落后,使农民与其他群体相比,更加

渴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加希望通过实现

“中国梦”来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个人的梦想.
总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华民族屈

辱发展历史所形塑的集体心理结构”[９],更能引起农

民的情感认同.

３．传播的价值共识基础:乡村公共精神的潜在

力量

“乡村公共精神是指农民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公

共利益的关系中所具有的关心与积极参与公共事

务、政治利他、爱心和奉献等公共价值与信念,它与

熟人利他交换行为、乡村共同体意识、公共事务中的

政治契约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等

密切相关”[１０].改革开放初期,乡村行动主体出现

了原子化的态势,现代性冲击下的乡村文化呈现为

一种去交流的文化,伴生了私利主导的观念变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随着乡村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不断深入,农民的公共领域在不

断拓展,这为农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土壤,
其对乡村公共精神培育的正向力量开始显现[１１].
“中国梦”在价值层面与乡村公共精神具有本质上的

契合性,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能够激发农民积极关

心和参与集体事务,真正认同国家的主流价值和历

史使命,并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内化为个人的追

求和行动.

　　二、“中国梦”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制
约力量

　　经历了“文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后的乡

村社会,政府主流话语在传播语境出现了重大变化

的同时呈现了传播网络的碎片化趋势,值得高度关

注.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阶层分化引致了农民价值

观念的变迁,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

引致了农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些因素都可能阻

碍乡村共识的达成和乡村共同利益体的形成,制约

“中国梦”在乡村社会的有效传播.

１．传播语境嬗变:代际分工基础上的认同差异

在国际分工与协作不断深入的现代化大背景

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变迁为农村剩余

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人口流动衍生出来的代际

分工显现,离土离乡现象在后发展农村地区已经是

习以为常.乡村优质资源的流出以及现代性因素的

嵌入,使得乡村社会的异质性突出.乡村青壮年的

持续外流,使传播和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出现了结

构性困境,加剧了代际认同差异.代际分工基础上

的认同差异,“主要表现为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

在乡土意识和家族归属感上的巨大差异,随着青年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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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的成长和地方话语权的代际转移,乡村的地方

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

化最主要的就是乡村居民对村落和家族的归属感和

依赖感的降低”[１２].与长期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不同

程度地接受城市现代文化相比,生活在乡村的上一

辈农民的思想观念更易受制于传统的乡风民俗、伦
理法理,他们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上出现了显性差

异,形成地方性共识的难度加大.政府主流话语传播

语境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梦”的传播.

２．传播网络肢解:行动主体关系弱化

村干部是农村地区传播“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

要主体,然而现阶段他们往往只从事压力型体制下

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进行的形式主义宣传.干群关

系弱化,村民对村干部长期以来的不信任,使村干部

的政治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村干部和农民的联系

也越来越弱,转而与乡镇政府形成‘利益同构’,使得

乡 村 精 英 的 行 为 选 择 越 来 越 偏 离 社 区 整 体 利

益”[１３].同时,乡村社会的异质性和不均衡性增强,
传统以血缘、宗缘、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体系开始

瓦解,农民之间的社会联系越来越弱.农民之间的

联系越来越物化、利益化,更多的是互惠式的经济合

作,以交易理性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关系开始嵌入农

民社会生活之中,但受制于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的

深层次影响,这种利益联结也非常脆弱,信任关系和

情感交流明显弱化.伴随着乡村行动主体之间关系

的弱化,乡土社会网络逐渐退化,政府主流话语的传

统传播网络肢解,新型社会化传播网络尚未建立,这
对“中国梦”的传播提出了挑战.

３．农民私利主导:集体主义式微与个人利益勃兴

勿容置疑,市场经济的嵌入给乡村社会带来了

活力,但亦伴生了社会结构转型的阵痛.费孝通先

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亲疏远近遵

循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

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

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１４].然而在日益开放与

市场化了的村落社会中,“能够抵御社会危机的多元

小共同体组织结构的终结使村落社会中的个体化农

户必须通过小农理性的生存法则而斤斤计较于最大

化的产品收益”[７].由此引致了集体主义的式微和

个人权利的勃兴,使市场经济下的农民经济理性得

到不断张扬,农民的集体生活日益功利化且缺乏长

远预期,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１５]的状态.个

人利益的过度膨胀,公共利益的日益功利,使得集体

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突出,乡村共同体利益难以

维系,这是有效传播“中国梦”的一大挑战.“中国

梦”强调的个人利益是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以达到

均衡状态的个人利益,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个人

利益的共赢.由此,“中国梦”的实现,既需要个人利

益做出一定限度内的合理让渡,亦需要对个人利益

所做出的牺牲进行合理补偿.

　　三、乡村社会“中国梦”传播的基本
原则与路径优化

　　“中国梦”的有效传播离不开对传统和现代资源

的兼收并蓄,离不开信息化背景下多元传播路径的

有机整合.立足于乡村传统与现实,将宏观层面的

“中国梦”经由社会推向微观层面的个人梦,最终将

“中国梦”内化于农民的观念、外化为农民的行动.

１．乡村社会传播“中国梦”的基本原则

(１)立足于乡村传统与现实,推动“中国梦”由上

而下,由外而内,从宏观到微观的本土化构建.“中
国梦”是全体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作为宏

观层面上的价值指导和牵引,“中国梦”的精神实质

要想在乡村社会得到普遍认可,就必须将传统的乡

土文化同现代文明相结合.“内生于乡村社会的乡

村文化,既以生存智慧来建设美好家园的生活秩序,
也以道德交往来维系心灵家园的精神秩序,更用约

定俗成的非制度性规范来促使人们形成自觉秩

序”[１６].传统乡土文化为维护乡村社会的协调与稳

定、生存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梦”发轫

于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要培育“中国梦”的共

同理想需要普遍的社会认同和凝聚力,而这种认同不

仅仅是用现代性的法理制度和契约精神去改变乡村

治理手段和乡村秩序,更应该借鉴并利用传统的乡土

文化,为“中国梦”的传播提供文化支撑和乡土特色.
(２)坚持价值观念的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改

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开始出现了分化,越来越多的

农民转变为农民工、个体私营企业主、家庭农场主甚

至农民企业家,身份和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引致了原

有一元价值观的瓦解,逐渐形成了多种价值观并存

的局面.乡村社会的利益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样

性带来的是农民价值观念的多元.“中国梦”的实现

过程亦是多元价值观念碰撞与整合的过程.在乡土

社会中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元主导、
在乡村社会互助合作网络断裂的现实下,坚持集体

主义引导乡村社会互助、互惠的利益关系新格局,整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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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会力量,重建以利益联结和情感交流为基础的乡

村社会的结构网络,以降低转型期乡村社会思想观念

混乱的风险,强化“中国梦”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
(３)坚持集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打破传统的崇

公抑私的观念.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

私人利益的关系是乡村社会利益关联的关键所在.
集体化时期威权主义下的崇公抑私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逐渐解体,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理性在乡村社会衍

生,农民经济交往中更加追求个人利益,而传统的关

系理性在绝大部分乡村主要在社会交往领域发挥作

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亦是多元利益博弈的过

程,处理好集体与个体的关系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

任务.“农村公共领域矛盾化解的价值向度,要契合

传统乡土社会中仍具生命力的利他、奉献等价值观

念,要在关系理性向交易理性变迁中建构新乡土社

会”[６].坚持集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既要在维护集

体利益的同时保证农民正当利益的实现,亦要打破

传统的集体利益至上观念.“中国梦”不是超越个人

利益的抽象的梦,而是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的梦,更是国家和民族价值追求服务于人

民幸福的梦.

２．乡村社会“中国梦”传播路径的优化

“中国梦”在乡村社会的培育,需要考虑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和具体的场域性特征.在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嬗变的进程下,实现“中国梦”,必须立足乡村

社会现实,植入乡村传统特色;避免资源传递过程中

的利益垄断,合理分配资源;搭建沟通平台,完善利

益表达机制;改善干群关系,优化传播网络;利用现

代传媒,优化传播路径,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精神信

仰、理想信念和伦理道德,促进共同理想在乡村社会

的内生生长.具体措施如下:
(１)挖掘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利用乡规民约以维

系乡村稳定.要将“中国梦”变为中国农民的梦,就
必须植入乡村的传统特色,将宏观层面的形而上的

抽象概念具体化、情景化、乡土化.利用和挖掘乡规

民约,应该注重乡村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和礼治秩

序在规范乡村社会中的作用.时至今日,伦理道德、
社会舆论、民俗民风仍具有很强的社会规范和社会

整合作用.乡土化就是要使“中国梦”贴近农民实

际,贴近农民生活,贴近农民福利.农民对“中国梦”
的认知是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的基础.

(２)利用乡村共同体意识,培育集体主义价值

观.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内核是加强农民协力,促进

互助合作,注重多元利益主体的共赢.“中国梦”的
实现是包括农民利益在内的人民利益共同实现的结

果,是个人梦想力量整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力

量解构了乡村传统社会结构,但以血缘、地缘、宗缘

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意识并未完全消亡,在新时期

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将乡村共同体意

识嵌入现代契约精神,培育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

机结合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要避免

国家的惠农政策仅仅被村落政治能人或经济能人所

俘获,要避免乡村权力与地方精英势力相勾结而形

成地方性的利益集团.这就需要有效的制度建构与

道德自律配套推进,以规范乡村秩序,杜绝以集体利

益为幌子谋取私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的发生.
(３)建立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满

足国家利益并不简单等同于满足个人的具体利益,
从国家利益至高无上走向尊重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是“中国梦”的真正要义所在,切实尊重保障个人的

正当利益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

要保障.乡村社会的分散性等特征,使农民的利益

诉求在时空上存在局限,因此更需要畅通利益诉求

渠道,真正做到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建议增

强正式沟通渠道的权威性和包容性,探索具有利益

群体包容性的沟通平台如通过电子政务平台、村务

公开、共识会议、公共论坛等”[１７].同时,“创新乡村

沟通机制,为乡村治理多元主体提供对话平台,以缓

解乡村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元主体在乡村公共

事务治理目标和解决方案选择方面的矛盾与冲突程

度”[１８],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和乡村沟通网络.
(４)改善干群关系,增强基层政府公信力,优化

乡村传播网络.乡村传播网络的优化,旨在立足于

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因此需要配套推进基层政府

与农民之间的信任机制建设.调整干群关系,必须

提高乡村干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使他们采取

正确的工作方法,尊重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普通农

民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诉求.乡村干部要明确自身的

责任,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改变自身的公共形

象,恢复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完善乡村治理机

制,要切实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度、财务公开制度

和民众监督制度的建设,提高乡村公共事务的透明

度,建构乡村传播网络的机制支持.如果农民的合

法利益受到侵犯、合理诉求得不到尊重,就很难使农

民做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共同理想的共识作

用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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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发挥精英作用,优化乡

村传播渠道.集体化时期国家威权主义下的传统传

播语境已基本荡然无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为乡村社会“中国梦”传播带来了新的传播语境,信
息化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乡村社会“中国梦”
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手
机、报刊、广播、宣传标语、宣传册等多种传播渠道,
同时采用文化下乡等利于乡村居民接受的文化活动

方式,向广大农民传播“中国梦”理念,使农民在潜移

默化中改变落后的观念.面对所有的农民个体进行

一对一宣传并不符合乡村实际,因此,在传播主体的

选择上应更注重对乡村精英的培育,培育农民可学、
想学的榜样,借助精英和榜样的力量来推动“中国

梦”在乡村社会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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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andConstraint:Disseminationof
ChineseDreaminRuralCommunity

WUChunＧmei,LEIDingＧpeng
(ResearchCenterofPoliticsandCulture/CollegeofMarxism,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０)

Abstract　TheeffectivedisseminationofChinesedreamisthekeypointincultivatinglocalconsenＧ
susandenhancingthecohesionandcentripetalforceinruralcommunity．Theinstitutionalconsensus,soＧ
cialconsensusandvaluableconsensusofdisseminationconstitutetheconsensusbasisfor “Chinese
dream”topropagateintheruralcommunity．Thechangesofcommunicationcontext,brokenpropagation
networkandselfＧinterestedfarmersallrestricttheeffectivedisseminationofChinesedreaminrural
community．Therefore,weshouldfollowthebasicprinciplesofChinesedreamdisseminationintherural
society,excavatetraditionalculturalresources,perfectinterestＧexpressingmechanism,andimprovethe
relationshipsbetweenthecadresandmasses．Inaddition,modernmediatechnologyisalsowidelyusedto
optimizecommunicationchannelsandpaths．Consequently,thespiritualbelief,faithandmoralvaluesof
ruralpeoplewillbereshaped,andcommonidealswillbepromotedtoendogenouslygrowinruralcomＧ
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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